
鉴于新发现的案件更为重要，我
请他留给我解决，让他去处理其他难
民的问题。我坐下来陷入沉思，考虑
使蒂莫芒斯露出马脚的德国人的

“Grüundlichkeit”。派他来的德国人
在细枝末节上操心过分，白白送掉一
个爱国者的性命。

后来我们得知，这个间谍头子
住在里斯本有名的“安特·塞尔”公
寓，他谨慎过度，仿佛是故意把蒂
莫芒斯到达的消息通知我们似的。
蒂莫芒斯带的是密写必不可少的东
西：把粉末溶于水和酒精之中，用
桔根蘸着写字，而脱脂棉则用来包
住小棍一头，以免在纸上划下痕迹
露出破绽。可悲的是，蒂莫芒斯完
全可以在英国任何药店买到这三样
东西而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由于过
分细心，现在他不得不为携带这些
东西作出解释。

我回到办公室，请女秘书打一
份蒂莫芒斯全部物品清单，嘱咐她
特别小心，哪怕看来毫无意义的东
西也不要遗漏。这张
清单在我办公桌上放
了好长时间，其中有
以下三件用以指控他
的物品：

装 有 粉 末 状 物
的信封 1 个，桔棍 1
捆，棉花团1个。

我 必 须 把 蒂 莫
芒斯招来让他承认这
些东西是属于他的。
在我漫长的生涯中曾
经遇到过——实际上
也只遇到过一次——
有人声称证据系伪造
而否定证据本身。鉴于证据不能成
立，法官不得不释放被告。既有前车
之鉴，我不想重蹈覆辙。我叫人把蒂
莫芒斯带来。

蒂莫芒斯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
来，我请他坐下，他没有谦让。他盯
着我的眼睛，自由自在地笑着，仿佛
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在笑。我也笑
着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去，深深吸
了一口又回到座位上。

“很好，蒂莫芒斯，”我用佛拉芒
话说，“你的案子很顺利，毫不复杂。
我们研究了你的供词，认为合情合
理。”

他又笑了。
“据说你同比利时自由行动有关

系，并且一直工作得很好。”
“是啊，确实不错。”他高兴地说。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自由比利

时商船队正需要你这样诚实的人。”
我看了看文件接着说，“好吧，你的一
切都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待在这里，
你本人也一定渴望恢复自由，尽快见
到同事们，我告诉负责移民的官员马
上放你。如果一切顺利，今天晚上即

可乘火车去布里克萨姆。”
“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

又惬意地笑了。
“但是还得履行一个小小的手

续。这些是你的物品，”我指着堆在
桌子上的东西说，“请查点一下是否
都对，并且在清单上签字，然后便可
以带上东西走了。”

蒂莫芒斯拿起清单看了一遍说：
“一切都对，先生！”
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听到笔在纸

上沙沙作响，这是蒂莫芒斯在签署自
己的死刑判决书。

“不，事情还没有完。”我一面打
开钱包，拿出包粉末的信封、桔棍和
棉花团，一面紧紧盯着蒂莫芒斯。他
讥讽的笑容消失了，脸变得煞白，眼
皮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

“你在走之前或许能解释一下为
什么你的钱包里会有这些东西，你已
经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

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看着我
手中的清单，好像是在测量距离，准

备扑过来把它夺走。
但他的肌肉又马上松
弛下来，嘴唇上掠过
一丝似有若无的微
笑。

“ 当 然 可 以 解
释，先生。刚才你突
然发问使我吃了一
惊，现在我清楚地记
起来了。我在巴塞罗
那坐牢的时候——大
概你听说过传讯我的
事情——同一个西班
牙共产党人住在一
起。有一天清早他被

带走。我们刚刚听到楼道里的脚步
声，他就把这三样东西交到我手里，
说要是被搜出来他就会被枪毙。他
请我代为保存。”他请求原谅似的耸
耸肩膀，“可是，他再没有回来。我把
这些东西放在钱包里忘得一干二
净。请您相信我，先生。”

我竭力掩饰住对他机智而迅速
的解释感到的敬佩，用眼睛死死盯住
他。这是个像牛皮一样坚韧、难以制
服的家伙。我像刚刚看完一场恶战
一样笑起来，笑得双肩上下颤动，仿
佛在尽力忍住不要纵声大笑。我高
兴得把头向后一扬，笑啊，笑啊，一直
笑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一生中从
没有开过这么奇特的玩笑。

蒂莫芒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紧咬牙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额上
青筋跳动，嘴唇毫无血色。我笑得越
来越厉害，他却不停地颤抖。最后，
蒂莫芒斯失去了自制力，用双手捂住
耳朵，大声哀求我不要再这么神经质
地笑了：“我什么都说，什么
都说，你千万别这么发疯似
的笑了！” 19

“是啊，他的事儿好像办得不太
顺利，回来时脸色很不好看。他还说
第二天也去找人，要是不早点出门，
对方就上班去了，不在家。”

“那您有没有听说他要拜访的人
住在哪儿？”

“没有哎……不过他倒是问过女
服务生坐哪条线去田园调布最近，但
我不确定那人就住在田园调布。”

结束了对现场和旅店的调查，添
田又坐火车前往伊东忠介的老家郡
山。

伊东忠介的家位于商店街冷清
的一角。添田一进店，就发现店门口
坐着个三十多岁、脸色苍白的女性。
添田猜想，她一定是伊东忠介养子的
妻子。

添田递出名片，表明来意后便开
始了询问。

“他是突然决定去东京的吗？”
“是的，说走就走！”
“那您知不知道伊东先生为什么

会突然想去东京找熟人呢？”添田积
极地问道。

“ 嗯 ……”养 子
的妻子歪着圆圆的脸
说道，“话说回来，公
公说要去东京的两天
前，好像去了奈良的
寺院。”

“什么？寺院？”
“是啊，公公就

喜欢去那些地方，去
东京前的那阵子逛得
最勤快了！那天傍晚
他一回家，就一副有
心事的模样，还把自
己关在房间里呢。过
了一会儿就突然说，他必须要去东京
一趟。”

“伊东先生以前是个军人，他是
不是在外国当过武官啊？”

“当是当过，不过公公很少跟我
们提以前的事情。我们和公公没有
血缘关系，所以他很少提过去的事
情，我们夫妻俩也不知道他当兵那会
儿出过什么事。”

另一个窥视秘密的人
添田彰一打车来到唐招提寺，想

亲眼看一看那独特的笔迹。
在寺内闲庭信步，添田自然而然

地想起了伊东忠介。他究竟去东京
见了谁？伊东忠介在游览寺院的过
程中，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人？他是不
是为了见这个人，才下定决心到东京
去的呢？

若明若暗中，添田隐隐已感觉到
了这个人是谁。

他来到铺着芳名册的小屋前，翻
开了沾满污垢的绸缎封面，不久就发
现了“芦村节子”这几个娟秀的字，仿
佛看见久美子的表姐就站在自己面
前一样。

添田激动了起来，又往前翻了两
三页，可并没有看见他所期待的名字

——芦村节子看见的“田中孝一”。
他再翻了一遍。还是没有。

突然，他险些喊了出来。某一页
纸被人用剃刀切了下来。被切断的
那页纸还有一小部分留在接缝处。

很明显，有人将有“田中孝一”签
名的那一页撕去了。

添田随后又去了安居院，也发现
了相同的情况。

添田认为，在昏暗的杂树林所包
围的那片田地中被害的人，正是取走
那两页纸的人。

退伍军人、杂货商伊东忠介平日
里喜欢参观寺院。最近的某一天，他
在寺院的芳名册上偶然发现了“田中
孝一”的签名。这笔迹，与他难以忘
怀的某人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他在
前往东京之前，恐怕在某处撞见过笔
迹的主人。

添田在摇晃的列车中想道：伊东
忠介急于再见他一次。然而，对方已
经从奈良回到了东京。对伊东忠介
而言，他绝对是个值得自己奔赴东京

去寻见的人物。
于是，伊东忠介

就偷偷撕下了那人具
有明显特征的签名。
养子的妻子曾说，伊
东忠介前往东京之
前，去寺院去得特别
勤快，这一证词也能
佐证添田的猜想。

那么，来到东京
的伊东忠介，究竟有
没有立刻去找那位人
物？品川的旅馆老板
称，伊东忠介提到了
青山与田园调布这两

处地名。
谁住在青山？田园调布住着的

又是谁？
在添田眺望景色的时候，其中一

个人走到了他对面的空位旁。他把
高尔夫球袋往行李架上一摆，缓缓坐
了下来。

添田与新上车的客人对视的一
瞬间，双方的脸上划过一丝惊愕。

“您是……”
添田站起了身。对方虽然已经

退休了，可毕竟是前任干部，而且他
前两天刚去采访过他。

“早上好，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
您。前些日子多谢您接受采访。”添
田彬彬有礼地问候道。

世界文化交流联盟常任理事、前
任总编泷良精先生露出一副发愁的
表情。

“你好。”
那点头也甚为勉强。他的眼睛

反射出一丝光亮，立刻就把头转向了
窗外。

“这么早出门啊？”添田望着他端
正的侧脸说道。

“是啊。”一副没有兴致
的口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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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之一。1958年我被
分配到郑州，郑州商店的招牌字号多是唐玉润所
书，后来，我在市委宣传部和郑州晚报工作，才知
道郑州还有不少一流书法家。

80 年代，我回福建老家，看我侄子家中挂了
四幅出版社印的黄居正写的书屏，又参观几次书
画展，才知道黄居正确是当代中华书法艺术一枝笔。

黄居正的书法贵在创新。他的字，从笔画、
字形、整体结构到意境，似乎脱胎于隶书，隶书被
公认为最基本书写字体。隶书与楷书同时出现。
我记得在上海复旦时常到留英艺术家吴蠡甫教授
家求教，有一次，他拿出一本字帖，翻开问我：“你
看这样多字，哪一个最好？”我指了一个比较秀气
的说：“这最好！”他说“不”，还指了一个显得笨拙
的字说：“这最好！写字有一个由拙到工，再由工
到拙的过程，最后的‘拙’才是书法内涵的最高境
界。”黄居正书法的“古称”就是线如强弓硬矢，点
如悬崖危石，勾如鸿鹄延颈胁翼，疏密相间，轻重
和谐，出神入化，达到上品的境界。

“书画同源”是艺术界的共识，黄居正是国家
一级书画家，他致力于汉代杨雄关于“书为心画”
的探索，进行“书画合一”的试验，如他写的“梅
花”、“荷”等等就是一种，当然这只是初步的窥测
与创新。

书法是一个人文化诸多方面的体现，清人刘
熙载说：“书，如人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
之如其人。”黄老的书法就是他的学问、才华、意
志、志向的综合表现。他祖籍陕西华县的朴实农
民家庭，小时，用一斗麦子换来一本于右任的字
帖，勤学苦练，后兼及其他法帖，如泰山的“金刚
经”、“郑文公碑”、秦岺的“石门铭”等，正如唐代孙
过庭说：性格爽直倔强，作品也显得挺拔坚硬。所
以黄老的书法还像晋代陆机“平复贴”墨迹，近代
如丰子恺书法，加上他就学于“西北艺术学院”，博
学多识，毕业后，很快显露其才华，长期任郑州书
画院院长，不仅在本省各地、太原、深圳举办画展，
还与外省画家搞联展，请名流来郑州交流，为中原
文化崛起做出重大贡献。

黄老是德艺双馨的名家，他的书画不是单纯
为赚钱，只是“多做事，少索取”，一生“为人作嫁
衣”，主张“藏书于民”，有求字，不论认识不认识尽
量满足，春节则下乡为群众写春联，凡公益事业热
心参与，回报社会，而他自己生活俭朴，穿不求名
牌，吃不讲奢侈，可敬可佩！

1998年他累倒了，半年中动了两次大手术，他
坚持与癌魔做斗，至今依然挥毫泼墨。黄老的作
品，写毛主席七律“长征”，收藏于毛主席纪念堂，
并编入“中国古今书画选”，参加“国际佛教书画
展”，“东方国际名家书画展”，应邀到日本、新加
坡、香港、台湾与书法家交流经验。宋任穷希望他
的作品“在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展书画艺术方面
做出更大贡献”。香港亚洲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老
总熊达评价他的书法“刚劲古朴、堪称上品”，全
国、省、市电视台及部分报刊均刊文为之推介。

“我的书画艺术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一直不
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你希望，我就愿
意手把手地教你。”这是黄老的心灵自白，令人铭
记的名言。

在我看来，成功者与失意人，
智者与笨伯的最大区别，就是前
者把业余干成专业，把专业干成
专家；后者把专业干成业余，把业
余干成不入流。

就说东坡居士吧，做官是他
的专业，干得十分称职，敬业、爱
民、廉洁、善政，政绩突出，政声颇
佳，体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专业
水平。更可羡的是，他的几项业
余爱好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
准，诗词、文赋，独步天下，名列唐
宋八大家；书法、绘画，惊艳一时，
领衔苏、黄、米、蔡宋四家；谈佛论
禅，能与高僧大师相媲美；美食餐
饮，也造诣精深，其发明至今还在
造福后人。

再说李叔同先生，才高八斗，
人称“二十文章惊海内”。他先前
职业是教师，一专多能，教绘画、
音乐、外语、文学，都是专业水平，
堪称一流，教出了名画家丰子恺、
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而他
的业余爱好，书法“朴拙圆满，浑
然天成”，诗词、篆刻，名重一时，
具有大家风范。他还是中国话剧
的开拓者，创作的《送别歌》，历经
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
名曲。半路出家后，苦心向佛，宵
衣旰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被
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业余干成专业，专业干成专
家的，如今也大有人在。相声演

员马季、姜昆，歌唱演员蒋大为、
张振富，作家莫言、麦家，影视演
员古月、王刚等，围棋国手聂卫
平，书法大家张海等，原来都是干
业余的，属于草根一族，但后来干
出了名堂，干出了影响，干出了专
业水平，也就自然跻身专业队伍，
大显身手，一慰平生，有的甚至成
为大师、泰斗。

想想自己，大半辈子过去了，
乏善可陈，无功可居，检讨往事，
自我揣度，吃亏就在于干什么都
不经心，不投入，笨鸟又不肯先
飞，结果干啥都是不可救药的业
余水准。

我的专业是老师，虽然也一
步步从助教干到教授，杂七杂八
论文发了上百篇，有用没用教材
编了十几本，但扪心自问，教书实
在是业余水平，说严重一点，有些
误人子弟。不是自谦，证据有二：
我讲课时，学生常睡倒一片，这说
明我的授课水平不行，没达到引
人入胜的地步；我教过的学生回
校参加校庆，却对我没啥印象，也
就是说，我没教给他们什么东
西。一个人把业余干成专业，需
要天赋、刻苦、积累、机遇；而像我
这样把专业干成了业余，则与疏
懒、愚钝、不求上进、敷衍塞责有
关，每每想起，心有愧疚。

我的业余爱好是写作，说话
间也写了二三十年了，发表的东

西也有一两百万字了，但不仅编
辑、文友，就是我自己也“一致认
为”，始终是业余水平。当年与我
一起起步搞文学创作的，很有几
个最后达到了专业水平，成了吃
作家饭的专业作家，当然也有很
多早就金盆洗手的，像我这样坚
持写了那么久却依然不见什么进
步，始终徘徊在专业水平之外的
写手，也确实可悲。我想到著名
作家二月河的经历，他也是从业
余写成专业的，大红大紫后，他在
回答记者关于“成功的秘诀”时
说：“我没什么才气，但运气还算
不错，我写小说基本上是个力气
活，不信你试试，一天写上十几个小
时，一写20年，怎么着也得弄点东西
出来。”说没才气，那显然是他自谦，说
运气好，也不为过，说舍得下力气，
则最恰如其分。如果反思起来，
我缺少才气，也不肯下力气，那也
就不可能有什么运气了。

人生在世，要想搞出点名堂，
就得有把业余干成专业、把专业
干成专家的决心与恒心。如有苏
东坡、李叔同的过人才气固然最
好，不管文武，干啥都出彩，令人羡
慕；退而求其次，肯像二月河那样不
吝力气，持之以恒，水滴石穿，也能干
出一番事业。怕就怕既无才气，
又怕吃苦，心不在焉，干啥都是业
余水平，那就只会一事无成，蹉跎
岁月，遗羞世间。

《汉品》是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
的一系列丛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遭遇
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几十年工夫，无
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看到
的都是西方化的世界（梁漱溟，1921）。更没有谁
能预料到，这个“大变局”居然激荡了一百多年。
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可以与工业
文明相互哺育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我们的传统
家园已经被冲刷得无法辨认，渐行渐远。

什么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绵延了数千
年的乡土中国，还是一个个盆景般的城市中国？
如何认识面目业已模糊的传统？我们可以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为传统创造一个新的未来吗？关
于传统和现代，一百多年来有过无数争论。

《汉品》本辑的专题“古建筑七面体”，从作者
各异的“身份”出发，以七种视角来传达他们对东
亚传统建筑的认识。既有与专业建筑学颉颃的

“书写建筑学”的乡土建筑实验（《潜流》）和文人
“遣怀”式的细腻体验（《屋漏痕》）；也有以中国式
的传统空间重建乡土生活格局的文化复兴方案
（《归家》）；还有通过对台湾、日本和北京等处的
个案研究，来强调“历史认同”与“社群参与”在古
建筑修缮与保护中的重要性（《内观》）；《黄白之
间游》则是提供了一种印象式的诗意画面，而《京
都清水寺》表达了一位中国僧人对于日本传统建
筑保护的感佩之情。

晚晴集
楚江

青阳放歌
（一）

春日晴和怡我心，出门闲逛散幽襟。
无人开口不言利，唯我摇头又唱吟。
命贵夭亡同白首，价高泥土即黄金。
当官本为民服务，执政为民乃所箴。

（二）
阳台独坐思悠悠，无计干时一老头。

多病何妨读《庄子》，寡谋翻可品《红楼》。
莫嫌顽石遭遗弃，绝胜笼禽没自由。
冬去春来天转暖，满园花草竞风流。

晚情
吟诗散步可兼美，锻炼求知自两全。
年老退休非世弃，家贫身健是天怜。
交情淡泊能长久，世俗炎凉且勉旃。
度日勤劳更节俭，和谐康乐享余年。

乱弹
能者多劳愚者痴，近年全白鬓边丝。
游鱼不羡金杯水，宿鸟岂求琼玉枝？
千载是非问根底，一天风雨好吟诗。
平生功过不须记，死后何须再立碑！

人的身份，人的成败，
人的荣辱，有时是命中注定
的。比如人的家庭、民族、
国籍这都是命中的，那真是
上帝的决策。比如有人一
出生就是王子了，而我一出
生就是个农民的孙子，但这
还遭到了不少人的羡慕，因
为他们是农民的儿子。

有人一出生就落户在
曼哈顿，我一出生就落户到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斯
力很苏木乌兰套宝嘎查。
睁开眼睛一看，身边有爹有
娘，还有牛有羊，出门一瞧，
远处的山青，近处的山绿，
院子里松开的是狗，拴着的
是驴，人们喝的是牛奶，吃
的是炒米。家里有两本书，
都是讲革命道理的书。我
10 岁了才知道这世上还有
幼儿园，15 岁才见到拖拉
机，18 岁才知道我向往已
久的天安门里边原来曾经
是皇帝的家园。

就这样的见识与素质，
最大的理想也无非是比爹
再多放 50 只羊，比爷爷多
放 100只羊，长大了再讨个
婆娘。好在我有机会读了
几年书，知道城里的暖气比
蒙古包里的牛粪火更温暖，
吃大米比吃炒米更顺口，城
里的姑娘比我们旗里的姑
娘更风骚，从此我就没了

“扎根牧区”一辈子的志向。
但我无力改变命运，可

我又不甘心一生走不出草
原。

我的运气终于与时代
同步了，世道变了，上大学
不用组织推荐了，考试就意
味着你我他没有尊卑贵贱
了。我考上了，我终于“借
机凭运”把自己提拔为城里
人了。这本是命中注定的
事，让我凭运气给篡改了。
这一次篡改，我终身就受益
了。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唱
的那些革命歌曲：“准备好
了吗，时刻准备着。”准备什
么呢？准备知识与力量，干
什么呢？等待我们为真理
而奋斗终生。我们在等待
着机遇的到来。机遇如季
风，一年里总会有几次的，
一个人的一生不会没有运
气，但运气来时，你没准备
好，你就登不上走运的这趟
车。

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
常说的一句话是，耽误你赶
路的不是你脚下的那个坡
儿，而是你鞋里的沙子。那
个坡儿会阻碍所有的人，但
你鞋里的那一粒沙子硌的
却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在
远行之前，都要做一番准
备，这准备就包括先把你鞋
里的沙子磕打干净了，因为
旅途的风景，容不得你打理
完自己，再去挑三拣四。

当年我有几大志向，其
一，如果我有钱了，就买两
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如
今看，还是实现了；其二，我
也写诗，要发在我们旗（县）
文化馆的杂志上，如今看，
这也不难了；其三，娶一个
有点文化的老婆，读我那多
情的信时，不用找嘎查（村）
里的会计了。老婆确实很
有文化，如今都会发短信
了，但我还不会。可我也有
文化，评职称时，我发表的
5000 字论文，竟然只抄了
3000 字，那 2000 多字都是
我自己写的，我总算没有白
读一次大学吧。

当然，我不是成功人
士，我不能在废墟上建起
偶像，但我也不会是自己的
侏儒，因为我把当初砌墙的
活儿就看作是在盖一座教
堂了，所以我心里明亮。有
阳光的心灵就常常能抓住
匆匆闪过的机遇。

《汉品01：古建筑七面体》
翟维纳

中原一支笔
——记黄居正

康 群

专业与业余
齐 人

赵坡村，位于中原西路贾鲁
河大桥东南隅，西濒贾鲁河，北临
中原西路，与保吉寨隔路相望，是
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管辖的一个行
政村。

据村中老人口碑相传，赵氏
先祖系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从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应召迁来，
在郑州西、贾鲁河东岸河畔挖洞
筑舍定居下来，因东面是高岗斜
坡，西面是贾鲁河，形成东高西低
一面坡，生产、生活不上坡就下
坡，该村居民皆姓赵，故起村名叫
赵坡。子孙繁衍人口渐多，分散
居住，村落形成 3 大片，人们根据
地理特征，将全村分别称为南坡、
坡上、坡下，对外统称赵坡村。

赵坡村民自古面朝黄土背朝

天，以农为生，鸡鸣而起、日落而
卧，生活贫困。新中国建立后，群
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村办企业、个体经济得
到飞速发展，最著名的还数磨料
磨具企业，村民借助靠近郑州二
砂厂，利用二砂技术资料和技术
人才，大力发展磨料磨具工业。
该村有 149 户、劳力 252 人，从
事专业生产树脂砂轮的有 112 家
146 人，产品畅销国内 10 多个省
市，被誉为砂轮制造专业村，闻名
遐迩。村民很快富裕起来了，消
费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生活得到
彻底改善，人们对生产生活坡上
坡下感到很不适应，要求改变居
住环境。在 20世纪 90年代，经政
府有关部门规划批准，在村北贾

鲁河东岸，靠近中原西路建起了
新村，命名为赵坡新村。

赵坡老村与新村反差极大，
成了改革开放前后鲜明对照。老
村房屋低矮破旧、残垣断壁，道
路坎坷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泥泞不堪，出门上坡下坡，生
产生活很不方便。新村楼房林
立，鳞次栉比，村容村貌整齐划
一，水泥路宽阔平坦，直通市区
主干道——中原西路，村民多数
有自家的汽车、摩托车，出行方
便。赵坡新村成了市公交汽车60
路的终点站，在这里设有站牌的
还有 12、44、112、210、302 等路公
交汽车。由于交通方便，村民的
空闲房屋也受到市区打工者的青
睐。

赵坡与赵坡新村
朱永忠

放学归来（国画） 野 儒

认识自己
阮 直

荷塘情浓（国画） 贾春平


